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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鸣民族资本家首户荣宗敬（2）成立粉纱交易所
联合华商抗日本

五四期间，荣家兄弟俩为抵制日货奔走。
荣宗敬考虑到光靠华商的实力仍然差口气，
应该利用欧美各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
纵横捭阖策略。为此纱联会特意在“三罢”期
间，由荣宗敬做东，设宴招待欧美各国商人。

晚宴设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荣公馆。
西方各大国驻沪银行、洋行、公司的大班和老
板们，以汇丰银行大班赫德门领头，给足荣宗
敬面子，纷纷齐聚一堂。老牌英商太古洋行、
鲁意师摩洋行的大班刚从欧洲打完仗风尘仆
仆归来，也不肯落下。

按照程序，开吃前荣宗敬致欢迎词，只见
他拿起事先拟好的文本，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今日特备菲酌，恭请欧美侨沪诸大商家。诸
位能宠临寒舍，实感荣幸。沪上近来虽罢课、
罢工、罢市达!"天有余，而仍安静如常，绝无
一毫暴动，当可请世界诸大国共谅。”

有英语秘书把关，荣宗敬也时髦一记，讲
话同国际接轨。根据惯例，发言的开头，总是虚
头虚脑客气一番。实质性话题稍后登场亮相。

荣宗敬继续照本宣科：“敝国人士，一致
戒用日货，而欧美诸大国之货畅销敝国，至好
时机也。欧战四年余，诸贵国销行东亚之货，被
日本国奇攫殆尽。今公理战胜，诸贵国正可广
造物品畅行东亚，今为在席诸公贺而彼此联络
交谊更加密切。同时，本公司在以往发展中，在
座各国友人鼎力相助，并结下深厚之情谊，致
使本公司有今日微薄成就，鄙人感铭不忘，当
祈诸宝行各位一如既往，携手合作，互惠互利，
当为敝国与诸贵国人士共同愿望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大肆蚕
食本来属于西欧列强的中国市场份额。如今
战争已经结束，西欧各国正打算卷土重来，这
样不可避免要和日商的在华利益发生尖锐冲
突。荣宗敬代表纱联会的表态，恰好迎合了西
欧各国的心思。一群金发碧眼的高鼻子大班
强忍着丰盛晚宴的香味，耐着性子听完荣宗
敬的长篇大论，对荣宗敬热情洋溢的致辞报
以热烈掌声。

酒席上，因为罢市而饿慌了的洋大班们
狼吞虎咽。待吃饱喝足，才记起主人不仅饭菜

丰盛可口，且做生意也积极热情。因此一个个
举着酒杯来同荣宗敬碰杯，并同荣宗敬随便
聊起生意：“荣先生做期货交易吗？”

荣宗敬不好意思摇摇头：“我们只做现货
买卖。”
“太落伍、太落伍。”洋大班开始吹了：“期

货贸易已经后来居上，已经成为欧美各国批
发贸易的主要手段。瞧瞧人家日本人，效仿欧
美进步非常明显。”

荣宗敬好奇：“先生你指的是日商在上海
开设的‘取引所’吧。”
“正是。日本人的取引所就是我们欧美的

期货交易所。”洋大班如实回答。
荣宗敬醍醐灌顶。凭多年商场的经验，他

直觉期货交易是必然趋势，华商一定要迎头
赶上，不能落后日本人太多。要想摆脱日商对
小麦、棉花以及面粉、纱布市场的操纵，并进
一步将中国市场置于中国人自己的控制之
下，非常有必要尽快建立中国人自己开的期
货交易所。荣宗敬因此联络同业中人自行组
织面粉交易所。他先后多次与王尧臣、宁钰
亭、顾馨一等沪上实业家商谈此事。荣宗敬怀
着迫切的心情说服众人：“我等华商若不愿受
外人控制，唯有自行组织交易所这一条路，方
能同欧美尤其是日商相抗衡。否则只能沦为

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荣宗敬的一番富有远见的由衷之言实际

上也道出了整个民族工商界的心声。阜丰面
粉厂经理宁钰亭首先表态：“宗先生所言极
是。日商在浦东建造囤积小麦、棉花的仓库，
目的就是企图操控上海原料市场。我等决不
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嚣张。华商各厂
联合起来自行设交易所，宁某举双手赞成。”
“还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体。”荣宗敬提

醒众人：“我等华商面粉厂出品的面粉每包装
面粉#"磅，而进口洋面粉每包只装$%磅。分量
不同，售价却相同。这不公平。所以我呼吁华
商的也改为每包重$%磅。华、洋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以利于公平竞争。”

每包能够省下!磅，聚沙成塔，这种好事
还有谁会反对。与赞成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
一样爽快，各家华商面粉企业以及面粉经纪
人群情激昂一致通过荣宗敬提出的&项提议。
!%&"年!月!!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
（后改成上海面粉交易所）”正式开张营业。王
一亭、荣宗敬、顾馨一、宁钰亭、祝伊才、徐文
彬为理事。总股本#"万元，由发起人共认!&'#

万元。交易所地址先设在民国路（今人民路）
!(&号，后搬迁至爱多亚路。面粉交易所每星
期一)星期六下午营业，刚开始每天拍$盘，逐
渐扩展到每天拍(盘。

上海机制面粉交易所是中国人在上海建
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的期货
交易。交易所使用三联式成交单。在成交单规
定期限内，不论货价涨跌，买卖双方不得反
悔。成交定银每包规银!钱。全部货款在提货
时付清，扣除定银。买方若不按期提货或者提
而不清，卖方有权取消成交单，并以定银作为
损失赔偿；若卖方不按期交货，买方有权要求
偿付延期所产生的损失。

面粉交易所的出现，对于中国民族经济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交易所一改过去华商
只在茶会、酒楼做现货交易的老式贸易方式，
主要以期货为主，增强了企业的主动性，便于

规划远近期生产计划。
在发起组织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同时，荣

宗敬还积极着手组建纱布交易所。他在纱联
会的一次会议上，毅然提出与日商的取引所
一争高低的绝招：“首先是各纱厂不往取引所
购买棉花，且必须坚持到底；其次是凡在取引
所交易的各家棉花行号，各纱厂应当与之断
绝来往，并登报广而告之。”

众人听罢，纷纷翘起大拇指：“宗先生不
愧为实业界的铁腕人物，好厉害呀。”

甚至有人情不自禁尖叫：“无锡拿破仑！
无锡拿破仑！”

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
国皇帝，其战功路人皆知，但他同样对法国工
业革命抱着扶植、鼓励态度，令法国棉纺织业
一度兴起。
既然别人喊他“拿破仑”，荣宗敬一点不客

气，更加威势。他加重语气重申：“我们华商各纱
厂应该联合棉花业成立自己的花纱交易所，或
由本埠各纱厂赴外地产棉区联合设立花行。”

主持会议的穆藕初和聂云台都是上海纺织
界举足轻重人物，在听取了荣宗敬的慷慨陈词
后，交头接耳言语了一番，向与会众人征求意见。

各家企业老板对此展开热烈讨论。由于
同感日商操纵棉花市场、致华商纱厂于死地
的威胁，利害一致，因此全部赞同荣宗敬的主
张，成立华商自己的纱布交易所，并趁热打铁
制定了相关条约。会上，推举聂云台、徐静江、
刘柏森、荣宗敬、郑培之、吴寄尘、杨翰西、穆
藕初为筹备组成员，共集资!百万元。因为纱
厂方面财力不足，故动员纱号方面的吴麟书
等人参加。这样，棉纺织品的生产（纱厂）和销
售（纱号）两方面拧成一股绳共同对外。纱布
交易所总股本&百万元，实缴半数。各股东若
想退股或增股，必须待年终结账后方可进行。

!%&!年*月!日，“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简称纱交所）”正式开张营业。

摘自 !荣宗敬传" 东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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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听到了几个奇怪的名字

作家打开厚重的铁门走向比利的房间
时，发现整个医院仿佛空无一人。他敲敲比利
的房门。
“等一下。”传出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
门打开了，比利像是刚刚起床。他看了看

戴在手腕上的电子表，一脸茫然：“我不记得
买过这只表。”他走到桌前看了一眼桌上的纸
条，然后递给作家。那是医院小卖部
开具的 &(美元购物收据。
“我没买过这块表。有人花了我

的钱，那是我卖画挣来的，这样做不
对。”“你可以到小卖部退了。”作家答
道。比利看了一下：“留下来也好，反
正我也需要。质量不怎么好，但是
……我看看。”
“你没买，那会是谁买的？”他四

下望了望，似乎是在查看房间里是否
有其他人：“我听到了几个奇怪的名
字。”“说说看？”“凯文和菲利普。”
作家尽量掩饰自己的惊讶。他读

过有关比利具有十种人格的报道，但
从未提起过刚才那两个名字。作家检
查了录音机以确保它能正常运转。“这件事告
诉考尔了吗？”“还没有，”他说，“我会告诉他
的，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谁？为
什么我会想到他们？”
比利说话的时候，作家想起了《新闻周

刊》!&月 !+日登载文章中的一段话：“总之，
其中还有一些未解开的疑点……他对受害者
提到的‘游击队’‘杀手’究竟指的是什么？医
生认为，比利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人格，
其中一些人格可能有犯罪行为。”
“比利，谈话之前，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制

定一些基本规则。首先，我必须确认，你对我
说的话不会被别人用来伤害你。如果你觉得
有些事可能会被别人利用，就告诉我‘不要列
入记录’，我会关掉录音机。在我的档案里不
会有于你不利的材料。如果你忘记说，我会主
动制止你，同时关掉录音机。清楚了吗？”比利
点点头。
“另外，如果你有什么犯案计划，千万别

告诉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就得立即向警方报
案，否则我会被视为同犯。”比利仿佛受到了
惊吓：“我不会有什么犯罪计划的。”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来，告诉我那两
个名字。”
“凯文和菲利普。”
“这两个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
比利看看桌上的镜子：“没什么，我不记

得了。但是，我总会想起‘不受欢迎的人’这句
话。这可能与阿瑟有关，不过我不清楚究竟是
怎么回事。”

作家的身体向前探了下。“给我
讲讲阿瑟，他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感情。他让我想起《星际

迷航》中的史波克，是那种在餐厅里
一不顺心就发脾气的人。他经常为
自己辩解，但如果别人不明白他在
说什么，就会非常生气。他令人无法
容忍。他永远说自己很忙，许多事情
要安排、计划和组织。”
“他从来不放松一下吗？”“有时

候会，通常是和里根下棋，不过他最
讨厌浪费时间。”“听起来你好像不
太喜欢他？”比利耸耸肩：“阿瑟不是
那种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人，他令人
尊敬。”“阿瑟和你长得不像？”“身

高、体重和我差不多，他身高 (英尺、体重
!%" 磅，但是他戴金丝眼镜。”
第二次谈话持续了 ,个小时。他们谈到

报纸上曾经提及的人格、比利的家庭以及他
幼年时的事情。作家摸索着按照自己的方式
收集资料，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失去的记
忆”。由于比利的记忆有许多空白，因此很难
了解他的幼年生活，以及他在过去的 *年里
如何被其他人格支配。作家最后决定，虽然他
需要增加一些内容，但仍会忠于比利的真实
经历。除了那些未知的罪行外，其他都按照比
利叙述的写。然而，他担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存
在太多疑问，因此难以成书。
考尔听到办公室外的吵闹声，于是抬起

头来。他看到自己的秘书正在和一位操着布
鲁克林口音的男子说话。
“考尔很忙，现在无法见你。”“小姐，我不

管他有多忙，我必须见他，我有东西要给
他。”
考尔刚刚起身，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比利站在那儿。“你是比利的医生吗？”“我是
考尔。”

沈寂口述历史
沈 寂 口述 葛昆元 撰稿

! ! ! ! ! ! ! ! ! !#父亲对我期望很高

一路上，我从车篷边看出去，只见他浑身
上下全湿透，在马路上奔跑。这个时候，我就
在想，其实我可以晚点去上课的，待雨停了再
去，他就不会淋雨了。我觉得阿二人真好。从
此我对阿二就特别同情，以致同情所有的黄
包车夫。

父亲常对我说，他打过铁，撑过船，三个
苦生活里他做了两个。又说，不识字可以，不
识人头没饭吃。因此后来他结识了虞洽卿。他
认为只有和上流社会的人交朋友，才有地位。
他参加宁波同乡会后，对他影响很大。如果同
乡会有什么事，他都会捐钱。他说他虽然人
瘦，但筋骨好，是练出来的。地位虽低，但人缘
好，吃得开。
我外公开锡箔庄。外婆生了很多孩子，结

果只留下五个。我大姨母，有个儿子，即是我
表哥。表哥年轻时读过书，会算账，他在宁波
郊区小戏院里做账房，晚上要做到 %点钟，每
天来去都要经过坟地。我姨母不放心，每晚拿
个灯笼去接。后来我父亲就让我表哥到上海
在我家棉花号做账房。

姨母也到了上海我家，她给我讲很多鬼的
故事，后来我写到了小说里。这种凄苦的情景，
我姨母每次说都会流泪。后来姨母终生待在我
家。我表哥做账房先生，家里的账都是他管的。
我大娘舅赚了钱后，回乡去了。他在乡下

有房子，还重新造，同时还买进很多地。隔了
一年，当地土匪绑架他，敲诈他，从此败落。
我小学毕业了，成绩不好。可父亲对我期

望很高，对我说：“你最好做个秀才。”他让我
好好读书。还说他因为没读过书，所以吃亏。
他捐给宁波同乡会的钱，都是用虞洽卿的名
字捐的，他也不计较。
我娘也挺苦的，大姨母出嫁后，外公讨进

一个后妈，对我母亲很凶。每天晚上刷锡箔，
我娘困了，打瞌睡。后妈就到外公那里去搬弄
是非，外公就把我娘打得躲到床底下。后来我
大娘舅看了实在不忍，就把我娘带到上海，介

绍给我父亲，做了续弦。她为我父亲
先养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姨妈
做主去领养了一个儿子，就是我大阿
哥。第二年母亲就生了我二阿哥。我
母亲喜欢烧香拜佛。因为她是苦出
身，所以对家乡来的人都很好，后来

家里发财了，她不忘本。我小学毕业时，我大
阿哥已经结婚了。但他小时候生过脑膜炎，有
病，不会做事情，字却写得很好。后来二阿哥
也结婚了，我父亲就睡在亭子间里，房间让给
二哥做婚房。我十三岁前一直和我姨母住一
起，由她照顾我。吃东西，只吃两样东西：虾仁
和牛肉。姨母对我真好。
我生下来时，家里用了一个人，是花袋店

一位老师傅的妹妹，叫阿堂，长得不好看，当
我奶妈。我吃了一年半的奶，她就回去了。后
来，她阿妹来了，我们就叫她小阿堂，在我家
做佣人，做了四十年，忠心耿耿。他们一家四
兄妹都在我家做佣人，都很好。

我小时候，生活很好，娇生惯养，别人都
叫我少爷。我还会唱一些戏，申曲、滑稽戏等
都会唱一些。我父亲喜欢看绍兴文戏，有时也
看绍兴大班，尤其喜欢看精忠报国的戏。当时
他也不懂什么叫爱国，但他最佩服孙中山，恨
袁世凯，对军阀也很痛恨。他虽没文化，但好
坏都懂的。我的三娘舅，在孙传芳手下当兵，
回来后给我讲了许多盗墓的、盗马的故事，这
些后来都成为我写小说的素材。别人说我写
的小说比较有故事性，这是小时候看美国电
影，看戏曲受到的影响。
我小学勉强毕业，快读中学了。这时候我

父亲身体不好了，住在新世界旅馆三楼的几
间房里，我妈陪他一起住在里面。中饭、晚饭
都叫家里人送过去，经常是我与大姐去送。我
爸吃童子鸡时，他喝汤，鸡都给我吃。父亲喝
参汤，也是喝不完，就让我喝完。留下来的参
蒂是最有营养的，我父亲不要吃，都是我吃
的。所以，我虽然人瘦，但体质挺好。

我二哥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格致公学读
书。格致公学很有名，英文特别教得好。父亲
虽然不识字，但他知道在上海做事一定要英
文好，就要我去考考看。当时格致公学规定，
兄弟两人一起来本校读书，可以优先入校，学
费还可以便宜。我二哥就代我报名，还天天帮
我补习。我觉得自己不可能考上格致公学的。


